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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 有 句 老 话 ：
“ 迎 新 书 红 ，万 事 亨

通”。一 年 之 始 ，总
要说些 吉 利 话 ，表 示
良好 的 祝 愿 。人 们 的
心情是共 同 的 ：希望在
新的 一 年 里 有 新 的 开
端，新的进步 。人们没
有理 由 不迸发 出创造新
生活的激情 。

“ 一夜连双岁 ，五
更分二年。”旧 年与新
年并 没 有 实 质 性 的 间
隔，新的 里程 ，只能始
于足下 。而生 活是复杂
的，并不象 四时变换的
那样容易被人们感知得
那样清楚 ，也不象把 旧
日历换上新 日 历那么简
单。托尔斯泰曾经说过 ：

“ 我们全部尊严包含在
思想 中……我们得好好
地思想。”感情不能代
替思想 ，更不能任凭一
时感情的渲泄 ，发牢骚 ，
骂大街 ，使 自 己裹足不
前。

在空 前 的 社 会 变
革中 ，有 新 与 旧 的 撞
击，有 出 轨 脱 序 ，有
沉渣泛起 ，令人迷乱 。
除旧 布 新 ，总 要 回 顾
过去 ，展 望 未 来 。我
们应 该 向 前 看 ，同 时
也不 应 忘 记 过 去 。人
们往往不知珍惜现在 已
经得到的 ，直到失掉它
才感到珍贵 。原因何在 ？
大概就是忘掉了 “现在 ”
是怎样从 “过去 ”走过
来的 。忘掉了不该忘掉
的，视线会模糊 ，信心
会丢失 。

回顾不是为了抱着
过去的成果沾 沾 自 喜 ，
躺在 鲜 花 丛 里 不 想 举
步。回顾更不是走 回头
路！回顾是为了获得走
向未来的力量 。要走向
新的未来 ，就需要变革
那些回顾中所看到的种
种缺陷和弊端 。正视它 ，
不讳疾忌医 ，痛下针砭 ，
未来就有了希望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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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愿 （歌词 ）
●李 正 身

你的思念 ，我的思念 ，
凝聚在小小的贺年片 。
我赠给你 ，你赠给我 ，
相隔万里 ，我们并肩 向 前

你的心愿 ，我的心愿 ，
描绘成小小的贺年片 。
面对人生 ，面对祖国 ，
热情洋溢 ，我们创造明天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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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制 的 贺 年 片
一九 二 二 年 一

月，夏历正 月 初一那
天，上海 “大世界 ”

一带家家户户都收到了一张特制的
贺年片 。贺年片正面写着 “恭贺新
年”。反面却写上了共产主义的 口
号，还附了一首《太平歌 》的歌词 。

居民们收到贺年片 ，感到欣喜 ；
但也有人惊呼：“不得了 ，共产主
义到上海来了。”

要问这贺年片的来历 ，原来 ，
当时 中 国 共产党刚成立不久 ，为了
宣传共产主义 ，组织了共产党员和
社会主义青年 团 员 ，上街散发贺年
片。当 时 ，到大世界和南市一带去
散发的 ，就有李汉俊 、李达 、沈雁
冰等人 。　（司 俊峰 ）

刊头设计　刘 靖 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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朋友 ，你是夹岸
的桃花 ，我是清清的
溪流 。我们相逢在春

天。你赠我一片美丽 蒲
的花瓣 ，我便匆匆地 吉

拥着去赶海 。到了大海 ，我对每个 泉
浪花诉说你的风彩 。

在人生的漫漫长旅中 ，我是你
的一道风景 。在你疲倦的时候 ，请
欣赏我的绿 ，喝我捧给你的一掬泉水 ，然后再到
我的小树林里歇憩 。在你迷茫的时候 ，请走进我
的山谷 。我给你讲五味子的生活哲理 ，小草破土
的劲力 ，用雾丝洗却你身上的风尘 。

朋友 ，我们是相聚的云 ，我们都热爱这片土
地。我们都热爱这一方蓝天 。友谊是我们的人生
之花 。遥远的友谊象绍兴老窖一样芬芳醉人 。新
生的友谊则象碳火一般炽热温馨 。

外面的世界
——日 本工厂生活

叶广 芩
现代化的代价

工厂 的大 门外有一片
很大 的停车场 ，一到上班
时就挤满 了 五颜六 色 的小
车，开 汽车 上班在这个远
离东京 闹市 的下妻来说是
极普遍 的 。便宜 的汽车六 、
七万 日 元就可 以买一辆 ，
一个普通工人一个 月 工 资
买两辆绝无 问题 。所 以 ，
谁家都有 汽车 ，有 的甚至
跟中 国 的 自 行车似 的 ，一
人一辆 。

林子是个五 十 多 岁 的
女工 ，每天 自 己开着辆 白
车来上班 ，她人很能干 ，打
扮也入时 ，挎着小洋包 ，蹬
着高 跟拖鞋一扭一扭地在
路上走时不象是到厂 里来
打工 ，倒像 是 某 厂 贵 妇 下
来视察 。与她 搭档 的 中 国
留学 生 累 得 提 鞋 掉 袜
子，汗流满面 ，老太太却依
然面 不改 色 ，腮边胭 脂鲜
艳，唇上殷红依 旧 ，连 那头
发也 一 丝 不乱 。听 说 她 的
家里 有 套不小 的 房 子 ，两
层楼 ，花木遮掩很漂亮 ，电

子灶 、空 调 、烘干机 ，一 切
现代化 设备俱全 ，两个 儿
子都 上 了 大学 ，在 东 京住
校，家 里 只 有 她 和 老 伴 。
“ 简直太理想 了 ！”大家都说这
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家庭 。

既然 “完美”，为何
如此年纪还要 出 来打工 ，
整日 搬弄这些沉重 的金属
框子呢？

难以理解 。
有一天 ，我和她在食

堂吃饭 ，见她吃得高兴 ，
便委 婉 地 提 出 了 这 个 问
题，林子给我谈 了 许 多 内
情，原来她 的心境并不似
外表这样 明 朗艳丽 。她说 ，
房子 是 十 五 年 前 买 的 ，那
年她丈夫 四 十八 岁 ，正 是
能干 的 时候 。房价 连 地皮
是4000万 日 元 ，按 月 由 银
行扣款 ，25年付清 ，也就是
说房子 的债款一直到老都
得在 身 上 背 着 。家 里 有 两
辆车 ，她跟老伴 一人一辆 ，
方便 是方便 ，为 此 支 付 的
费用 也 不少 ，汽 油 价格在
上涨 ，税得交 ，仅上一次高

速公路 ，不往远处跑 ，在近
处也得2000日 元 。两个孩
子大学 的 费用 年近300万 ，
这笔钱老两 口 勒着裤带也
得给 出……如今老伴年事
已高 ，只 得 干 些 简 单 的 活
了，尽管有年退休金 ，每 月
也不 过10万 日 元 左 右 ，因
此，一 旦 银 行 内 的 存款每
月付 不 出 房债 ，便 有被诉
诸法律 的 可能 。诚然 ，家里
有各 类现代化 设 备 ，连厕
所里 都装 了 电 话 ，但 这些
东西 使 用 极其 有 限 ，她跟
老伴每天天一亮就起来上
工去 ，天黑才 回 家 ，许多 的
空调便也就不开 了 。电 视
也看 不 了 多 一 会 ，忙 完 晚
饭已 是 九 点 多 ，看 上 两眼
便已 经 发 捆。“我 们 不
能终 日 守 着 这 些 电 器
过日 子 ，对不对？”是的 ，林
子大妈 说 得极 实 在 ，为 了
维持这 些 现 代 设 施 的 正
常运转 ，为 了 维护这个“完
美”家庭 的存在 ，她和老伴
必须 每 天 上 班 ，直 到爬不
起来那一天 。　（五 ）


